
獨立書店三地談：就一直做到沒辦法做下去的地

步吧｜香港．上海．台灣

我們就是喜歡把好的書賣給別人，這讓自己也快樂。這一次危機可能真到來了，但還是不妨抱着希

望去做這件事，因為若不做，可能也沒那麼開心

中國、台灣、香港的獨立書店。攝：鄧家烜、林振東/端傳媒

【對談人】

詹正德：台灣資深影評人，「有河書店」店主。

土羊：香港書店業者。

Sein：生於一九八零年代，詩人和書店從業者。

【編者按】經歷了長達數年的疫情，之後是經濟和社會狀況巨變，我們生活的城市與空間也與從前

有了很大不同。2019年之前，我們曾經推出過許多報導和文章談論獨立書店和它們的經營狀況與困

境，但這些討論在如今可能有很多需要重新再面對。出版困境、經營挑戰和消費模式的轉變，與五

年前相比恐怕有了新的問題。甚至還有AI技術的突飛猛進，也將讀者與書店、閱讀與體驗之間的關

係重塑了。疫情之後，中國大陸與香港官方對書店空間和出版物的態度，也使得獨立書店背負了更

多的壓力。

我們仍然關心在不同的城市裡，獨立書店是否能從容的呼吸，是否還能為讀者營造出求知探索與彼

此交流的空間。端傳媒邀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的三位獨立書店經營者進行對談。他們三位

的書店位於不同城市、分屬風格各異的空間，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一起討論獨立書店如今的

境遇。

在這場跨地域的圓桌對談中，我們試圖捕捉的不僅是對困難的羅列，而是經營者對「書店存在的意

義」的再思考。獨立書店的存續，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社會態度，它們也承載了我們對閱讀的態

度，對變化中的世界的好奇，對公民社會的探索。

「我開的書店一直沒有獲得合法性，好像是在做一件見不得人的事。有人來

問過，我可能說這裏是一個倉庫。有時候看情況，好幾個月也不一定開門；

有時候天氣平靜，就繼續開門⋯⋯」Sein



台灣獨立書店。攝：鄧家烜/端傳媒

獨立書店的開始

端：大家好。歡迎三位今天參與我們的獨立書店對談。我們邀請了來自台灣的詹正德，來自香港的

土羊和來自上海的Sein，三位來自不同城市的獨立書店經營者。我們講到獨立書店，可能意味著好

看、風格化的藝文空間，於日常事務間可以維持的知識與精神向度，或是存有某種共性的社群連

結。一家書店與在地環境的時空變化總是息息相關，三位的書店都是「老字號」了，在各自城市都

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一路伴隨著城市生活、社會經濟、人與知識圖景的變化，而這次對談，我們想

以書店經驗作為結點，關注到這些變化在各地的發生與影響。或許我們可以從最初談起，不知三位

是如何開始走上書店經營的？

詹：2006年，我在台北北面淡水開了一間書店。因有淡水河經過，開在河邊，就叫「有河

Book」。跟「有何不可」諧音，琅琅上口，很易傳播。為什麼一間書店要取這麼奇怪的名字？有

些人會上門來問，就有一個交流互動的起因。

當時台灣大部分傳統街角的小書店越來越少賣書，都賣文具了；只有連鎖大書店賣書。怎麼會變成

這樣？我和太太想，也許可以開間不一樣的書店。我們都對當時的工作非常不滿，生活到了某種瓶

頸。決定開書店，但也不能跟其他書店一樣大部分空間都賣文具，可是要開一間只賣書的書店也非

常困難。從裡到外都想過一遍，要跟傳統書店有很大的不同，才可能吸引有好奇心的讀者，願意上

門看一看。

當時台灣還沒有「獨立書店」這個名詞，但有河BOOk和另一家在新北永和區的「小小書房」先後

開啟，後者7月開我們11月開。那時媒體都不知道怎麼來描述這種新形態的書店出現，他們只是覺

得可能有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出現，就用「獨立書店」來稱呼這樣的書店。

2006年一路開過來到2019年，兩家書店都很大變化，整個台灣獨立書店環境也變化很大。現在這

家是「有河2.0」，2020年在北投開店，剛好是疫情那一年，離台北市和捷運站都較近。

「那時，台灣還沒有『獨立書店』這個名詞，媒體都不知道怎麼來描述這種

新形態的書店，覺得可能是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就稱之為『獨立書店』。」

詹正德



香港獨立書店。攝：鄧家烜/端傳媒

土羊：我們是2000年代開店。那時覺得香港的閱讀文化沒有很強，便想參與、耕耘一下公民社會閱

讀文化。反正那時年輕，若真辦不下去就回去上班好了。我們想要建立一個類似閱讀群體、社群的

概念，希望推動文化與學術方面。為了可以辦活動和講座，所以預留了一些活動空間。平時就可以

讓人看書、喝點飲料。

當時香港也沒有「獨立書店」的稱呼，而是叫「二樓書店」或「樓上書店」。因為一樓地鋪租金太

貴，開書店只能去二樓、三樓或更高的樓層。那時已有書店在十幾樓。「樓上書店」有點像現在獨

立書店的概念，一些不是連鎖、負擔不了地面租金的小書店。後來慢慢學了獨立書店的叫法，較少

講「樓上書店」這個詞了。

Sein：我們在上海這邊最早開的書店是在一幢舊的歷史建築裡，是跟幾個喜歡寫作的朋友共同創辦

的。那時到現在，其實我開的書店一直沒有獲得合法性。

在我們這邊（中國大陸）經營書店需要出版物經營許可證，而只有你使用的房子可以作為商業用途

使用，才能辦營業執照。可能我們跟香港的二樓書店、樓上書店一樣，被卡在房租這塊。但上海根

本就沒有二樓、十幾樓或者地下室拿來給你開書店。而雖然街上或民居不能辦執照，但又可以賣

書，所以我們是以這種方式存在的，也存在了十幾年。

我的書店從戲院搬到民居，又從民居搬到沿街沒有商業用途的房子裡。最後變成白天不能營業，只

能晚上營業，好像是在做一件見不得人的事情一樣，但也就這樣存在下來。

「我開的書店一直沒有獲得合法性，以這種方式存在了十幾年。書店從戲院

搬到民居，搬來搬去，最後變成白天不能營業，只能晚上營業，好像是在做

一件見不得人的事情，但也就這樣存在下來。」Sein



台灣獨立書店的香港書架。攝：鄧家烜/端傳媒

社會與政治的劇烈變化

端：經過這些年，書店大概分哪幾個階段，現在處於一個什麼樣的階段？

土羊：在香港開書店來講，比較明顯的分界點一定是2019跟2020前後，因為2020年香港通過了

《國家安全法》。在大陸開書店可以想像本來就會有很多限制，但我在香港開書店時，並沒有想到

書店會跟政治牽上那麼多關係，或者說我不會受政治直接的影響。開書店時的我比較天真，2000年

代香港的社會氣氛也比較簡單，那時覺得香港不會變差，可能應該變好，因為坦白講香港政治自由

度跟言論自由度本來就沒有很差。

到了2019年跟2020年，情況不一樣了。其實2016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已見到狀況，令我們知道香

港是可能慢慢變差的。2020年通過《國家安全法》後，明確講到有某些東西不可以講、不可以做，

這跟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有直接衝突。之後我們書店就明顯有一些書沒辦法售賣。在此之前，我們

知道某些書比較敏感，但也沒有收起來，而2019年以後就真的收起來了。那時有一些書不可以進圖

書館了，有些與香港政府、大陸政府有直接衝突的人或政治立場的書，我們沒有辦法進貨了。

「2003年到2019年，香港每次社會運動都會有一些社會運動者要讀書充實

自己的論述。運動過後，也會有很多學者跟公民社會的人想要反省這場運動

達成了什麼，在大眾層面開啟了什麼討論。每次社會運動後，都會有書去討

論那些議題。」土羊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9%8A%85%E9%91%BC%E7%81%A3%E6%9B%B8%E5%BA%97%E4%BA%8B%E4%BB%B6


台灣獨立書店出售與香港社會運動有關的書。攝：鄧家烜/端傳媒

2020年也很有趣，剛巧遇上疫情。疫情加上社會運動和國安法，三樣東西綜合在一起。今天的經營

環境跟開店當年已很不一樣。第一是政治方面有限制；第二是國安法後香港開始有移民潮，令我們

的客人群體也變化很大，只是因為疫情，本來緊迫的移民潮被拖慢了一些。這影響在2022跟2023

非常明顯，很多熟客都已離港。

2022以前我們主要的客人都是香港人，尤其疫情時大陸人沒辦法來香港，基本上全都是香港客人。

但疫情後移民潮加劇，一半老客人都離開了。那個時間點剛好也迎來大陸開關，解封後我們多了很

多大陸客人，當初買很凶，慢慢也減少了。到今天應是一半香港人一半大陸人。論人數當然港人居

多，但大陸人因為是遊客通常多買一點。

其實2019以前香港也有一些分界，是較慢性的變化。以2014年分界，2014年以前，香港社會運動

較像一個發展期。2003年七一大遊行，一些研究者說那年是「香港公民社會元年」，回歸後很多公

民社會的能量就從那年開始活躍，慢慢累積。2007年開始有保育運動，2009到2010年有反高鐵。

每次運動不是單抗議某些議題，而是這些議題的出現造就了機會讓全社會去反省，去思考作為一個

社會整體，我們要往哪裡去，公民社會要堅持哪些價值。

那時每次社會運動之前或之後，都會有些社會運動者急著要書來讀，充實自己的論述。運動過了以

後，也會有很多學者跟公民社會的人想要反省這場運動達成了什麼，在大眾層面開啟了什麼討論。

每次社會運動，都會有書去討論那些議題。2019年以前香港社會與政治的限制還是比較少的，可以

有很多書去談每一場運動帶動的議題，我們書店也辦很多活動，很多團體自己也來辦活動，去推動

下一個他們覺得重要的社會議題。

到了2014是香港公民社會較成熟的一年，香港經歷了雨傘運動。那時香港公民社會已非常成熟，

2014到2019年像是公民社會一個成熟期，雖然運動本身好像沒那麼活躍，但是公民社會的底子跟

閱讀群體是很強的。

https://zh.wikipedia.org/zh-hk/2003%E5%B9%B4%E9%A6%99%E6%B8%AF%E4%B8%83%E4%B8%80%E9%81%8A%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E9%A6%99%E6%B8%AF%E9%AB%98%E9%90%B5%E7%88%AD%E8%AD%B0


台灣獨立書店推薦的詩歌刊物。攝：鄧家烜/端傳媒

文藝也一樣，香港文學這十幾年發展得非常好，我們書店見證了很多文學雜誌出現，如《字花》

等。香港文藝跟香港生活與公民社會的發展關係重大，公民社會的意思就是我們從純商業運作的消

費動物身份跑出來，發現城市裡有很多不同的生活面向，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文化的關注者。很多人

對香港的想法慢慢不一樣，關注的書也不一樣，也反應到書店的發展上。

詹：好像不同於香港，這些年台灣也有政治社會的劇烈變化，但似乎沒影響獨立書店。2013、

2014年之前，大部分獨立書店自己打拼。獨立書店有很多共同問題如進書困難。書店數量多又分散

各地，規模小，生意往來也少，大部分經銷商不願跟獨立書店往來，令獨立書店要進書很大困難，

又有消費慣性，在台灣新書上市就要七九折，一些讓人很無言的商業習慣已經建立很難改變，獨立

書店一直很希望推動這些改變。

2013、2014年起，我們先後成立了兩個組織：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和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我

都是發起者之一。合作社成立時有50家獨立書店，幾年後已200多家了，它嘗試建立一個可以運作

的經銷管道，只要書店加入合作社，就可以與上游經銷商談判用合理的進價進到想進的書，可以跟

政府溝通。兩個組織成立後，明顯改變台灣獨立書店的整體樣貌，大家聯合起來了。

雖然推動圖書統一定價制度一次次失敗，但聯合過程也有東西留下來，組織令書店可以在處理相關

問題時聯合起來發聲，對社會宣傳獨立書店理念。這兩個組織的成立可能是20年來，台灣獨立書店

較大的改變。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和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成立之後，書店大家聯合起

來與上游經銷商談判，跟政府溝通，對社會宣傳獨立書店理念。這兩個組織

的成立，可能是20年來台灣獨立書店較大的改變。」詹正德

https://www.indiereader.org/
https://fribooker.wordpress.com/
https://www.indiereader.org/
https://fribooker.wordpress.com/


2017年6月，中國上海，季風書園正在舉辦講座。攝：Eva Li/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Sein：兩位同行的分享都很精彩，大陸這邊從2000年到2019年，我看來可能都是同一個節點。兩

位的書店差不多都是2000年代成立，我恰好也在這個時間裡面。2007年，是大陸電商平台對實體

書店產生影響的開端。到2019年疫情，2022上海經歷封城，這個階段我們注意到實體書店的客人

一直在流失，購買習慣一直變化，對移動網絡、智能手機的使用讓書店越來越無足輕重，大部分人

的消費習慣裡書店可有可無。上海曾經很大的公共書店季風書園也在2018年左右離開了我們的視

野，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從那以後，我們一直欠缺一家能夠承擔類似公共效應的書店。

「獨立書店」這個詞，我個人認為是媒體的一個命名。最早大陸叫「民營書店」，有別於官方書

店，民營書店是由公民個體出資的書店，最早像北京的萬聖，上海的季風，廣州的學而優，或是像

博爾赫斯書店。但後來有一天我們也開始使用「獨立書店」這個詞，我之前認為這是媒體的偷懶，

後來約定俗成都在用，但實際上我們也很清楚在我們的環境裡，首先出版要面臨審查，其次圖書定

價問題可能更嚴重。

「2007年，是大陸電商平台對實體書店產生影響的開端。到2019疫情，

2022上海經歷封城，實體書店客人一直在流失⋯⋯書店最後只是個體的堅持

和選擇，因為你做了這件事，就希望做下去，可能還背負了一些多年跟隨著

我們的顧客的期待。」Sei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3%E9%A3%8E%E4%B9%A6%E5%9B%AD


2024年10月9日，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已關閉的假雜誌書店。攝：Dake Kang/AP/達志影像

剛剛聽到台灣朋友說新書打7折，大陸的新書可能打5折或6折。這種情況下，讀者很可能來到書

店，發現書選的還可以，但不會在你這裡買。我們開書店的初衷並不是想要一天到晚去跟價格作鬥

爭，我們跟出版社很長時間內也是沒有對話權的。可能直到疫情解封後，我甚至認為是因為出版方

的日子也不好過了，經過書店們的一些努力，跟出版方取得了對話，最後才成立了一個類似這些獨

立書店的——我們這邊不能稱為組織，只是說一個「閱讀市集」。會有一定的獨立書店參與進來統

一找出版方進貨，取得一定折扣，但這個折扣力度跟電商是无可比拟的，即讀者完全可以拿到我們

去找出版商進貨的價格。

價格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優勢，我們也不太能辦活動，這樣一來，書店最後只是個體的一種堅持和選

擇，因為你做了這件事，就希望把它做下去，可能還背負了一些這麼多年一直跟隨著我們的顧客的

期待。

獨立書店行業在大陸，我能給出的時間節點大概是2007年網絡開始入侵，到2019年實體書店面臨

至少在上海近乎沒有民營書店的狀況，會有幾家舊書店，但更多的還是屬於官方的書店。

土羊：香港電商不算發達，香港人也會淘寶，但本地較大電商是到疫情前才有HKTVmall，主要也

不是賣書。香港書市在市場看來屬低利潤空間，沒有大到電商要去重視，也沒到大陸的內捲程度，

因此沒受到那麼明顯的電商衝擊。可能這是香港的幸運。

當然實體書店也可以網絡買書。但我們還是想要實體空間體驗，希望有人來買書，人與人可以交

流，所以網絡可以做，但實體還是要堅持。疫情時大家都困在家裡，我們宣傳說可以訂書寄到你

家，但只是用很原始的email或短信，規模不是很大也不可能做很大。

誰，為了什麼，會走進一家書店⋯⋯

端：我們在自己店中碰見的讀者是什麼樣的，這些年有沒有變化，大家比較印象深刻的是哪一類讀

者。Sein的書店也有賣二手書，買二手書的應該是另外一批讀者？

Sein：最近有一位平時生活在美國的印度朋友，來到上海，走進來我的書店時很驚訝，注意到書架

上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幅肖像，那是我自己做的相框，是非賣品，雖然我也可以送給他。他還發

「每個地方都有喜歡找書店的人，到一個地方會首先去找書店，只想去逛書

店。這樣的人構成了我們的顧客。普通民眾也不是一定要排斥書店，也許他

晚上出來遛狗或鍛鍊，經過你這裡發現還亮燈，就走進來了。」Sein



現店裡有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的書。他主要還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興趣，我們聊了好

多，最後他挑了一本英文詩集及幾本哲學書離開。

我是夜晚才開店，會遇到這樣的客人。你也不知什麼時候會突然走進一個人，可能來自不同國家

的，可能是西伯利亞人也可能是東南亞人。也碰到過香港的客人，他一來就跟我說，香港沒有書

店。我就笑著說你們有序言書室啊，他不相信，拿地圖來搜，後來就真的去了序言。

每個地方都有喜歡找書店的人，他們到一個地方會首先去找書店，他們只想去逛書店。這樣的人構

成了我們的顧客，雖然他在人群中不那麼有代表性。但我認為普通的民眾也不是一定要排斥書店，

也許他晚上出來遛狗或者鍛鍊，經過你這裡，發現你還亮了燈，就走進來了。他可能會買書，也許

會跟你聊幾句。並不是因為大家沒有錢，經濟不好，買書的人會買的比以前少，有購買習慣的人還

是會買書，實際上不買書的人無論有錢沒有錢，都不會買書。

很多時候是朋友來，我們在一起喝酒，聊天。書店變成了一個朋友會定期見面的地方。這個時代除

了人們不買書、不讀書之外，還有個問題，人和人是不見面的，所有的環境都鼓勵我們不要見面，

你們最好天天爆發新冠，都被關在家裡就好了，你們不要見面，見面成本很高，要約時間，大家的

消費習慣都發生了很深的變化。

香港獨立書店的書架和擺設。攝：鄧家烜/端傳媒

書店在這個時候，在我個人角度，就變成一個我個人的需要。有讀者跑來跟我說，這個世界還是需

要有你們這樣的人在開書店，我說對不起，這個世界不需要我們，是因為我需要書店，只是我需要

開書店，僅此而已，讀者來不來，我說了不算。

詹：之前有河開在淡水，是人潮多的觀光地區，好處是不擔心沒人，平日也有很多觀光客，壞處是

觀光客買書比例實在太低了。雖然我們開在二樓，也會有好奇心強的觀光客爬樓梯上來，觀光心態

沒有改變，他不可能消費。不但不消費，還要消費你，可能抓著你聊天個把小時，你的事情都不用

做。在淡水遇到非常多那種客人，聊半天，說你們好辛苦啊加油加油，就轉身走了，沒買書也不消

費，讓人無言。

現在的有河2.0在北投，不是觀光區了，周邊只有我這一家書店，離捷運近，房租便宜，現在來的都

是專程而來的客人。這邊淡水時期的老客人回來找我比較方便。淡水時期很多大陸或香港朋友來有

「很多時候是朋友來，我們一起喝酒，聊天。書店變成了一個朋友會定期見

面的地方。這個時代除了人們不買書、不讀書之外，還有個問題是人和人是

不見面的，所有的環境都鼓勵我們不要見面。」Sein



河，後來因為疫情、政治因素，有河2.0就少了非常多大陸客人，香港朋友來的數量改變不大，我自

己書店也有非常多的香港書需求。

我的讀者年紀漸漸老去，如果他們的生活也離書越來越遠，我作為一間小書店還是要做出各種改

變，盡量吸引年輕讀者，想辦法激發他們的閱讀需求，讓他們能夠從閱讀中獲得知識性、娛樂性或

人際交往的滿足。

2016年，香港銅鑼灣書店。攝：端傳媒

土羊：香港很難有社區書店。香港閱讀群體真的很小，所以在香港開書店不可能在住宅區。從前二

樓書店集中在旺角跟銅鑼灣兩處，購物區交通很方便的地區，也不是服務銅鑼灣跟旺角的社區讀

者，而是服務全香港讀者。

自從大陸自由行打開，我們慢慢比較多大陸遊客，疫情後更明顯，可能有人是找小紅書來的，但我

們自己完全沒有在經營小紅書。剛開店時，我們還在路邊擺了一個兩層樓高的一個大招牌，路過都

可以見到，現在已經沒有了，因為香港政府不容許你掛那麼大的招牌在街上。

香港招牌拆得很厲害，也包括我們書店的那個招牌。如果真的完全不知道我們書店的人，在街上是

不會見到我們的，所以迄今沒可能有人不經意來。現在我們書店完全是靠網絡/社交媒體傳播、接觸

新客人，FB、IG，還有可能小紅書。如果今天要開一家新書店這種環境應該經營不下去，但我們很

幸運，因為當初經營的條件不是這樣，第二是也有很好的熟客。

「從前社會氣氛中沒有說大家要對小店有什麼感情，香港社會很功利，大家

都知道，但這情況後慢慢有變化。現在的香港人在覺得值得支持的小店消

費，除了買到喜歡的商品，還是支持某些價值。」土羊



香港位於樓上舖的獨立書店。攝：鄧家烜/端傳媒

從前二樓書店時代社會氣氛不一樣，沒有說大家要對小店有什麼感情，那時如果我哪天發現連鎖書

店天天打八折，應該不會再跑小書店了。但後來慢慢發現小書店的魅力，我中學已喜歡文史哲的

書，連鎖書店不是以這個為目標的，以前香港連鎖書店賣的是買股票、求職、自我增值。香港社會

很功利，大家都知道，但這情況後來真的慢慢有變化，香港人有變化，社會有變化，書店也有變

化。現在你去香港誠品看看，暢銷書很多都不是賺錢那種書，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像的，20年前香

港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現在的香港人也不一樣了，就算是年輕人，在覺得值得支持的小店消費，除了買到喜歡的商品，還

是支持某些價值。我現在都是跑小店的人，有小店的話，鐵定不會去連鎖，我都變成這樣的人，但

以前肯定不是。香港以前不是這樣，我們書店非常幸運，有很多有這種想法的讀者。有讀者會知道

某一本書應該連鎖書店也會有，但還是會打電話來詢問我們。我們的進書通路一般來講比連鎖書店

慢，客人就說沒關係，我等你們，等到你們進了我才上來買。

這是整個社會的氛圍變化，大家覺得消費不單止是擁有某個東西，而是要支持某些東西，這個想法

慢慢在香港普及起來。

2025年7月，香港深水埗，獵人書店舉辦的獨立書展。攝：鄧家烜/端傳媒



空間與社群：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端：做書店是做社群嗎？不斷推重點新書這些方法來去號召或聯絡讀者，請講講書店辦活動的情

況。

詹：有河開幕第一天就有出版社來找做活動，後來有出版社或作者來要辦活動，若書的調性適合書

店，就會說好。那時沒收場租或入場費，好幾年都是免費的，出版社很喜歡來。對有河的好處是，

免費所以參加的人較多，書也賣較多。但後來來的人不再買書了。書店好像一直在為活動付出很多

隱形成本，於是我們決定收場租、入場費或以書代租的形式，但出版社就可能不來了。

現場賣書等於場租，其實10本新書活動後只賣出一兩本甚至零，沒賣完就變成庫存，有河空間並不

大，這成為一種負擔。現在有河的活動入場費200至300新台幣，但可以買書扣抵。以台灣現在書

價，等於你在書店隨便買一本，就不用入場費了。

這麼多年我們幾乎沒有停止過活動，每個月有兩三場。書之外，也有演講、紀錄片放映會。每次活

動會有新面孔，知道有河的讀者會越來越多。活動對書店而言是希望，擴張書店存在感的方式。台

灣不辦活動的書店無法想像能夠生存下去。

香港獨立書店舉辦分享活動佈置的話筒。攝：鄧家烜/端傳媒

土羊：書店剛開的時候，香港的書店辦活動還是很少的。但我們一開店就已經想辦活動，有剛才說

的想要推動文化跟學術的社群；另外也是要借活動來提高知名度。最令我意外的是，那時竟然有記

者把我們的活動抄去放在報紙上，後來有客人說來這裡是因為看到報紙消息。

活動對我們來講從來不是為了賺錢，直接收益其實很低。辦新書會，若真喜歡作者的讀者會帶他的

書來簽名，當場買的機會很低。都是免費參加，我們收回成本的方法是每次活動快完，拿一個小箱

子很誠懇地跟客人說：「小店經營困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好像是教會那種，大家就隨緣樂

助，自己放錢進去。有時收入還蠻不錯。我們很少收場租做活動，因為那樣書店要暫時不開放，所

以收場租對我們反而損失更大。

「但到今天我們幾乎沒再辦活動了。國安法立法後，有人可能跑上書店的公

開活動，告訴店家你現在違反了娛樂條例，這樣的活動要申請牌照，沒有牌

照可能會被檢控。現在社會條件真的很困難，所以他們也辦很多閉門活

動。」土羊

「活動對書店而言是希望，擴張書店存在感的方式。台灣不辦活動的書店無

法想像能夠生存下去。」詹正德



但到今天我們幾乎沒再辦活動了，因為香港有一個《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從前從來沒在書店執行

過，儘管條例裡也寫了「講座」兩字，但從來沒人管也沒人在意。從前書店辦講座，沒人來告訴你

應該要申請娛樂牌照，但最近這幾年變成要書店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才可以舉辦活動。國安

法立法後書店做活動就遇上這個情況，有人跑上書店的公開活動，告訴店家你現在違反了娛樂條

例，這樣的活動要申請牌照，沒有牌照可能會被檢控。

2021年6月10日，香港深水埗的展覽空間紀錄了2019年反修例運動，食物及環境衛生署職員到場檢查拍攝。攝：Anthony Wallace/AFP via Getty

Images

香港的獨立書店彼此有聯絡的，都知道現在辦活動很有機會有人上來阻止，或警告你要直接檢控。

這種背景下，書店很難在經營時間內辦活動，因為娛樂牌照的執法內容之一是說如果你容許公衆自

由進出，就是公衆活動。目前情況是如此，會否某日再收緊、改變，這刻也沒人知道。

今天的這個做法，導致書店為了開門營業就沒辦法再辦活動了，要辦也是在非營業時間。但事實上

晚上10點關店已很晚了，店員也沒法再待兩個小時；開店之前是早上，也不是活動的好時間。就算

週末12點開店，大家也不會想要12點之前完成一個活動。所以現在香港書店辦活動的空間，已經縮

減得很厲害。

疫情之後，我們已經縮減了營業時間。從前開到晚上12點，那時大學剛畢業；現在年紀比較大，受

不了那麼晚下班，改成10點。我們旁邊有些老書店只開到晚上9點，這跟香港疫情後社會狀況也有

關，以前香港人生活習慣很晚，午夜12點關店旺角街上還很多人，很活躍，現在10點收店街上人數

跟十幾年前12點差不多。

端：香港曾在社會運動後的數年內，雨後春筍一樣出現了很多獨立書店和書店活動，乃至形成後運

動年代可堪討論的文化現象；接下來在最近幾年，這些書店又此起彼伏、代際更迭。隨著社會狀況

的進一步變化，不少書店變成不是公開做活動，而是成為會員制度下的活動，相當於是非公開活

動？

2022，香港獨立出版剩下的一口氣：「追求民主自由，目前還不算犯…

延伸閱讀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6%96%87%E8%97%9D/%E7%95%8C%E9%99%90%E6%9B%B8%E5%BA%97%E8%A2%AB%E6%8B%92%E5%8F%83%E5%8A%A0%E6%9B%B8%E5%B1%95-%E6%94%B9%E6%96%BC%E5%BA%97%E5%85%A7%E5%AE%A3%E5%82%B3%E6%96%B0%E6%9B%B8-%E9%A3%9F%E7%92%B0%E4%B8%80%E6%97%A5%E4%B8%89%E5%BA%A6%E4%B8%8A%E9%96%80%E7%A8%B1%E6%94%B6%E5%88%B0%E3%80%8C%E8%BD%89%E4%BB%8B%E3%80%8D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722-culture-how-hk-indie-press-in-difficulty


香港獨立書店。攝：鄧家烜/端傳媒

土羊：的確如此。新的獨立書店一定需要做活動，打開知名度去維繫讀者群。但現在社會條件真的

很困難，所以他們也辦很多閉門活動，在關店時舉辦，參與者需要事先報名而不可以隨便walk in進

去參加。因為一定會遇到人來巡查，所以書店還是可以辦活動，但不可用以前的公開形式去辦。不

過這也不算「地下」活動，因為舉辦方還是很想要別人知道活動的消息，參與者要提前報名的原因

只是因為現在的社會條件變化，而不是書店想要隱藏自己。

香港政府對獨立書店做活動這件事，不同部門有不同的要求，剛才說的娛樂牌照應該是食環署（編

注：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管轄的。其實不單是講座，有些書店想要合夥辦一個小書展也不容許，

因為書展也要申領牌照，十年前是不會這樣的。香港書展每年7月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辦，很正式，

規模大，小書店和獨立書店就覺得我們不要去那種大場面，我們要自己做自己的書展，就合夥找一

個較大的場地，每個書店擺一個攤位，變成很簡單的一個書展。

但現在這樣也應該不行了，這些部門會要求你申請牌照。不過申請牌照很困難，要過很多關卡如消

防條例、衛生條例等等。以前隨便找一個較大的地方也可以做到，比如借用一所學校的場地也可

以，現在要申請牌照，請很多相關單位的檢察員或inspector來看 ，幾個單位看完後都批准了，才

能拿到牌照，這對書店來講是不可思議、沒有可能的。現在辦活動就有很多這種難度。

https://thecollectivehk.com/%E6%9B%B8%E5%B1%95%E5%8F%97%E5%A3%93%E9%A6%99%E6%B8%AF%E6%9B%B8%E5%B1%95%E4%B8%8B%E6%9E%B6%E6%9B%B8%E6%95%A3%E6%9B%B8%E7%A5%AD%E4%B8%8D%E5%8F%AF%E6%8A%97%E5%8A%9B%E7%84%A1%E8%99%95%E4%B8%8D%E9%96%B1/


台灣獨立書店。攝：鄧家烜/端傳媒

當書變得，如同戰爭狀態下的食物與藥品

端：謝謝土羊。那天聽Sein講了在上海辦活動的狀況，跟台、港都不一樣，也想請你介紹一下。

Sein：好的。實際上書店最初創辦時，也是為了打開局面，當時幾個朋友都還年輕，都寫作，所以

會辦很多詩歌活動。那時幾乎每週都在辦活動，主要是讀詩會，還會做一些喜歡的電影導演的放映

會。我們也會鼓勵大家來書店做一些手抄本貼在牆上。

總之是以各種方式鼓勵人們來逛書店，讓更多人知道我們，這些也得到了一些媒體報道。那是大約

2009年，屬於比較早、整個環境還比較好的時候。後來書店搬了好幾次家，但直到2019年之前還

是有很多活動 ，至少每個月都在辦，形式也比較多樣，音樂、電影、讀書會或者讀詩會。2019年

之後，因為最新的地方是搬到了沿街，空間縮小了，此後辦活動就只能去借一些兄弟書店的場地去

辦。2023年以後，最近這兩年，幾乎就停滯了。現在只保留了一個活動，就是每年聖誕會有一個讀

詩會。這個活動也可能換不同的地方、或在不同的城市。這些跟整個環境有關係，也和我們目前的

營業空間有關係。

做閱讀市集是從上海封控那一年開始的，其實還當時還在封控當中，因為我們所有同行都感到這個

行業接下來會越來越艱難，就有幾家書店一起發起 ，在不同城市巡迴舉辦市集，邀請出版機構跟這

些獨立書店一起擺攤售賣，同時舉辦一些講座、展覽， 也包括去跟出版社取得議價權，一起抱團進

貨。

有人來問過我們的書店，我可能跟他們說這裏是一個倉庫。有時有人來找我而我不在。有時候看情

況好幾個月也不一定開門，有時候天氣平靜就繼續開門。目前是做到哪一天，說哪一天的狀態。

台灣獨立書店的兒童讀者。攝：鄧家烜/端傳媒

端：你有做一些社交平台上的聯絡或電郵閱讀推薦嗎？

Sein：目前大陸很多人用小紅書，我個人沒有使用它。但我保留了一個微信公衆平台，發布書訊。

上海封城期間，因為當時覺得接下來會很長一段時間封閉（當時也即將要封閉，我們一開始以為只

是封閉四天，或者頂多一週，但可能我們太天真了，接下來被關了兩個多月）， 所以我有一種緊

「那時上海物流全部停滯，電商都沒法賣書了，反而那種情況下有人會找我

買書。我騎自行車跨區送書路上，有很多人在守衛，那些穿着白色衣服的

人。這時已不是一件生意的問題了，更像是戰爭狀態下還依然有人需要這個

東西，它就變得像食物、像藥品一樣⋯⋯」Sein



張，就像囤咖啡、囤酒一樣，囤了很多書在家裏。封控時候就在家裏利用那些書來做書訊，我記得

那些書也有繁體書、英文書，我記得有本台灣出版的書是關於緬甸詩人抗爭的故事。

那時我就在家裏開始做書訊，利用當時門可以打開的一些短暫時間出去，有人訂了我的書，我就會

自己騎自行車給他跨區送過去。那時整個上海的物流全部停滯了，電商都沒辦法賣書，但反而在那

種情況下有人會找我買書。

送書時路上有很多人在守衛，那些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對我來說那是很難得的一個體驗，因為居然

有人在這個時候找我買書，而我也很樂意給他們送過去。我覺得這時已經不是一件生意的問題了，

更像是戰爭狀態下還依然有人需要這個東西，它就變得像食物、像藥品一樣。所以我們不反對在網

絡上賣一點書，作為對實體書店的補充。但當然我們更歡迎大家來到實體書店，有面對面的接觸和

交流。

香港獨立書店內的書。攝：鄧家烜/端傳媒

做書店如同做自媒體？

端：這讓我們想到好像不同社會議題興起的時期，獨立書店推薦的書或是讀者來問詢的物件，都會

有些改變，包括剛才講的疫情封城，也可能令閱讀發生改變。這幾年其實蠻多議題的進行中，都感

覺獨立書店具有一個重要的位置，比如說MeToo時和其後，大家對女性作者或女性議題的書都會更

多關注，烏克蘭戰爭議題也會改變閱讀取向或興趣。請大家分享一下不同議題帶領的閱讀潮流好

嗎？社會議題興起當時，獨立書店的活動和推廣的重點會有什麼改變？

詹：其實經營獨立書店跟經營自媒體有相像之處。我開書店之前是做廣告創意的，所以自覺把經營

書店用經營媒體的方式來做。比如我很喜歡電影，寫影評是一輩子的愛好和事業，也出過兩本影評

集。所以書店有很多電影相關書籍，遇到某部電影將上映或例如某導演涉及MeToo事件等，我不一

定會立刻寫些什麼，但會推薦與此相關的書。某部電影原著的中文譯版要上市了，也會特別宣傳。

有河2.0的五年間，我也跟香港一家書店合作或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直接進關於香港電影的書，或是香

港電影節紀念特刊。這類書我都有可以進到貨的特別管道，據我所知台灣只有我們一家書店有這些

書。這類電影書，我以前毫不猶豫一進就是十本二十本，但今年以來我也猶豫了，一是這方面讀者

「疫情封控時，我們所有同行都感到，這個行業接下來會越來越艱難，就有

幾家書店發起在不同城市巡迴舉辦市集，邀請出版機構跟獨立書店一起擺

攤，同時舉辦講座、展覽， 也包括去跟出版社取得議價權，一起抱團進

貨。」Sein



流失，同時也感覺台灣讀者對香港電影的關注程度明顯下降，這也可能跟香港電影大環境改變有

關。本來會來跟我買這些香港電影書的朋友，越來越少需求了，對我來講也是某種挫折。

開書店把自己當成自媒體，對某個議題或事件產生高度興趣，應該就可以很快找到哪些書與此相

關。比如俄烏戰爭或以、巴、伊朗狀況，相關書籍都非常多，如果書店想要發聲，會找到很多着力

點；比如楊德昌過世週年，有影迷會來問我有沒有什麼想法或相關書籍推薦。

Sein：書店日常的售賣跟社會議題之間連結是很自然的。可能一個社會議題或事件發生之前，書店

已經有這些書儲備了，比如說女性主義、動物保護主義、環境問題或是關於戰爭、歷史方面的書。

所以當事件最終成為熱點時，我可能會在熱烈氣氛中通過書訊把它強調出來，也會在書店做一定的

陳列。雖然這對銷售可能沒有很大的實際幫助，但我把它認同為一個書店的表達。

土羊： 在香港社會運動比較活躍的時候，議題跟書的銷售有非常明顯的連結。社會運動在關注什

麼，都會在社運期間和之後，刺激許多相關書籍的出版，也會有好多人尋找相關的書籍。許多獨立

書店也會辦相關的活動。

台灣獨立書店內的小角落。攝：鄧家烜/端傳媒

端：2010年代開始出現很多閱讀與科技的討論，大意是閱讀能力隨科技進展而發生變化，人們的專

注力、閱讀能力都在改變，大家對此有什麼感受？讀者的閱讀專注力在你們的觀察中有改變嗎？獨

立書店在這種狀況的進展中可以是怎樣的角色？

Sein：來我書店的多是年輕朋友。性別分布上確實女性比男性多，這樣講不是因為現在女性主義興

起，而是我確實的觀察，好像女性讀者更愛在實體書店消費。年齡方面，最初來書店的是跟我同齡

的人，也就是80一代，後來慢慢變成90後、甚至95後。現在更多的是00後，還在上學的，去國外

上學又回來中國的學生， 或是已經開始步入社會的。整體偏年輕化，對他們來說，閱讀本來就不是

他們生下來就一定會去面對的一件事，但他們還是會走進書店。

我的這個地方很小，來的很多是我們自己的群體，本來就可能是高度同質化的，但他們還是屬於有

閱讀習慣、獨立思考習慣的一群人。有讀者會跑過來像懺悔一樣說，我最近都沒有怎麼看書了，但

實際上這樣說的人，我認為他還是會閱讀的，只是不一定在讀紙本書了，也可能是電子書或是搜索

網上資料來看。這樣我覺得都還好，整個社會或是也許世界範圍內，有閱讀習慣的人數量可能都在

下降，但書店還是能挽留住一部分。所以對科技引發專注力變短這個問題，我反而會樂觀。

「如果看到一首詩很有感觸，你記得一首詩但沒有買那本詩集，想去網絡再

搜看看，也不見得能再搜尋到，因為那首詩不一定放上網。錯過就是錯過

了，你只有再回去實體書店找那本紙本詩集。」詹正德



詹：各種串流、TikTok短影音等等都吸引大量眼球時間，專注於紙本書的時間就會越來越少了。我

相信這可能是一個全球現象，不只是華語世界的。電子書在台灣還沒有很普及，但每年電子書的消

費都在成長，五年十年後總會有明確的影響。紙本書的確默默下滑狀態，不好說是要「消亡」，我

自己做書店生意，判斷是紙本書不會消失的，但受關注的程度的確在下降。

香港獨立書店堆疊起來的新書。攝：鄧家烜/端傳媒

如何保證紙本書的價值？當電子書還沒很普及時，紙本書的內容在網路上還是只能找到片段，真的

要看完整本杜斯陀也夫斯基，這種大部頭文學著作，就算網上有全本，要在網上讀完那麼大量的文

字也會相當困難，所以還是讀紙本書最有效率。這是我覺得紙本書不會消亡的原因之一。只是未來

我們可能也就只剩下類似內容還可以用紙本方式傳播。

創作形態也在改變，創作不見得完全透過網路發表，所以不僅是文字體量很大的小說，詩集也不見

得裡面每首詩都能在網路看到。如果在紙本看到一首詩可能就很有感觸。如果你記得一首詩但沒有

買那本詩集，而想去網絡再搜尋看看，也不見得能再搜尋到，因為那詩不一定放上網，錯過就是錯

過了，你只有再回去書店找那本詩集。

也正因為紙本書有這些流通特性，我這個做書店生意的人還是會繼續流傳下去這樣的人文精神。紙

本書很難消亡的，人類這麼多年積累下來的閱讀習慣在目前或可見的未來都不太可能會消失。人的

視覺閱讀習慣是拿着這樣二三十公分的紙張去閱讀，放下了又可以再拿起來，這跟拿一部手機或電

子書閱讀器的感覺完全不同。或許年輕族群未來真的可以完全棄絕紙本，但紙本的優點我看來不太

可能被取代，還是會繼續存在只是存在規模大小 ，會以怎樣的形式存在。

土羊：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狀況，但我只能提供一些觀察。閱讀人口數量在書店層面沒有很明顯的

變化（反而是移民潮沖擊更明顯）。香港電子書發展比台灣更慢，所以也不是太多人在看。近年開

始有NFT書的出現，銷售也遠遠不及實體書。我沒辦法比較前互聯網與現在。至於近年銷售的確有

慢慢向下的趨勢，但香港環境變化太大，很難歸咎於單一原因。



香港現在暫時停止營運的獨立書店。攝：鄧家烜/端傳媒

如果有日，你的書店真要關掉了⋯⋯

端：很難得和大家在一起談開書店的經歷和感受，不知三位對其他地區的獨立書店經營有沒有什麼

好奇？中港台三地書業所面對的狀況，大家對另外兩個地方的書店有什麼印象或疑惑，我們彼此可

以聊一聊。

詹：可能因政治大環境，台灣讀者對簡體書的需求在下降，台灣以前很多簡體書店，現在逐家消失

了，需求被轉到網路上。台灣的實體書店要進簡體書越來越困難。但我知道簡體書出版量其實非常

大，我想知道要在大陸開一家簡體書店的話，是用經營分衆、只專注某些特殊書種較好，還是各種

各樣都進貨較易生存下去？你目前現在的經營模式偏於哪一種？

Sein：正德的判斷還蠻對的。我的店大概不到10平米，一個狹長空間，前身是古著服裝店。我的書

店只能在夜間開放，所以選書非常偏個人趣味。首先我的書不分類，有新書也有大量二手書，還有

英文、法文、德文的外版書和繁體書。我們傾向每個品種盡量少一點，品種則多一點。同樣一本書

可能只有一兩本，最多三五本。除非有某本書品種特別好，競價又很便宜，才會大量作為庫存。然

後我們雖然沒有分類，但有一定內在邏輯，比方說電影類書，我會專門買一個架子，跟藝術史類書

放在一起。詩歌類書會相對多一點；因為我不太讀小說，所以小說少一點 ，只會挑最好的。

「也許有一天我的書店真的要關了，可是我的樂觀在於即便我的書店關了，

還是會有紙本書實體書店存在。現在依然有足夠多的讀者，在我發出某些訊

息後會主動來應援支持。也許哪一天我發出訊息，沒有人再理我了，也許就

是我收手的時候。」詹正德



台灣獨立書店一處書架放滿了同一位日本作家的書。攝：鄧家烜/端傳媒

這種分類首先就很個人化的，我們是依據作者。比方說法國批判理論的書，像德勒玆、布朗肖的

書，我們就會多放一點。如果我個人很喜歡戈達爾（法國導演高達）的書，就會把戈達爾所有的訪

談、傳記及和他有關的書放在一起；再加上比如伯格曼的書。有些英文原版、法文原版的詩集可能

只有一兩本，二手的賣掉之後也許就進不到貨了。我有很大量的二手書。新書只會挑我信任、喜歡

的作者或出版社和出版機構的書，比如遠流電影館系列。這樣的書我遇到了，會擺在書架上，但也

許賣掉就沒有了。我的興趣更多在二手書。新書對我來說，是有義務陳列一些好的新書在書店，哪

怕讀者會去網絡上買。

我也想問一個問題，現在這種情況，我不知道我們悲觀還是樂觀，也許我們首先都已經悲觀過了，

然後我們也許裝出一種樂觀，因為我們要勉勵自己，希望把這件事做下去。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如果

有一天書店真的開不下去了，我們可以很大方地放手嗎？

詹：的確，我目前已經把這樣的考慮一直放在心裏，就是到什麼樣的狀態，我就決定要收手了。但

當然目前還沒有到這個地步，雖然已經到達說你真的必須思考這一天的到來。前面我有講對紙本書

的樂觀，但那個樂觀和我的書店的未來是兩件事。也許有一天我的書店真的不行了，要關起來了，

可是我的樂觀是我的書店關了，還是有紙本書的實體書店會存在。至於我個人能夠撐到什麼時候，

目前來講還是可以找到方法，依然有足夠多的讀者/消費者，在我發出某些訊息後會主動來應援支

持。也許哪一天就沒有這個效果了，我發出media訊息的時候，沒有人再理我了，那也許就是我收

手的時候。



台灣獨立書店裡一本書的內頁。攝：鄧家烜/端傳媒

土羊：的確常常會想到書店開不下去的可能。從開店以來就想了。不過以前是想賺不了錢，賺不了

生存就要關。現在變成因為滿足不了政府的要求，所以要關。以前就聽過一個哲學家的講法，人生

沒有所謂悲觀主義或樂觀主義，人生需要的是理想主義，只要知道正確的事去做就好了。當然有理

想也要面對生存，也要面對政治。那就做到沒辦法做下去的地步吧。如果已經盡人事了，也沒有不

大方的地方。只是也一定會覺得可惜吧。

Sein：如果把書店視為一個行當，我是2007年入行的，開始是進入書店工作，但我工作的那家書店

很快就倒閉了，當時一個老闆是做貿易的，開了大概一年半左右他就把書店關掉了。我和我一個同

事就不理解， 他那麼有錢為什麼發現書店不掙錢，很快就關掉了呢？我就跟同事說，一個人有錢因

為經商思維和我們不一樣，當發現這個行當不掙錢就會及時止損。你跟我這樣的人沒有錢，但喜歡

書，只要有錢我們就會去買書，如果有更多一點的錢就會拿去開書店，那最後書店能不能掙錢不是

我們首要考慮的。我們只需要掙到能夠維持書店運轉（房租、進貨成本）的錢就行。

以及我們覺得這個事還算開心因為收到一些很好的回饋，有讀者是需要我們的，我們也跟他們交流

分享，拓寬了人生經驗。當時那家書店關店時，收銀台上就貼一張紙寫著「圖書是微利行業」，鼓

勵大家進入書店要消費飲品以及買書，我們的書不打折。直到今天我的書店書也不打折，但如果很

年輕的人真的錢不夠，想多買幾本書，我們又怎麼會為難他們？

與香港道別：一家獨立英文書店的意外結局

延伸閱讀

「以前是想賺不了錢就要關。現在變成因為滿足不了政府的要求，所以要

關。人生沒有所謂悲觀或樂觀主義，人生需要的是理想主義，只要知道是正

確的事，去做就好。當然有理想也要面對生存和政治。那就做到沒辦法做下

去的地步吧。」土羊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025-culture-bleak-house-ending-hk-english-bookstore


香港獨立書展的工作人員在店外維持人龍秩序。攝：鄧家烜/端傳媒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賣書，想把好的書賣給別人而已，這同時讓自己也還比較快樂。雖然現在因為AI

的興起，人們的生活方式、閱讀購買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這一次危機可能是真正到來了，但還是

不妨抱着希望去做這件事情，因為如果不做，可能也沒那麼開心。而且我還是會遇到很多越來越年

輕的人，加入這個好像即將沒落的行業。

詹：台灣已經很少人認為開書店是唯利事業，都知道開書店是賠本的生意。所以我們那時開書店，

也要自己說服自己，內化為認為我們開書店真的不可能為了賺錢，為了賺錢就不會開書店，而是為

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精神生活。閱讀得到的東西無法金錢衡量，因此也會堅持到堅持不下去的那一

天。

詹：新聞在講香港的出版自由受限，想問問土羊有沒有實際上出版被限縮的例子，是否有些書可以

出版或發生某件事情前已經出版了，可是你的書店不能陳列，是否有行政措施勒令下架？還是會有

人來檢舉書店陳列的出版品？

土羊：暫時香港還沒有禁書名單，列明什麼書不能賣。出版也沒有明確的審查制度，要求出版的書

要先過審查。但據我們所知，許多出版社已關門，也有許多作者不願意再寫。再來是出版社的確面

國安法的壓力，會基於政治原因而拒絕出版與香港政治或社會有關的書。書店自然也有出於遵守國

家安全法的考慮而不再陳列或出售某些書籍。在國家安全法真實存在，而的確有人被以言入罪的情

況下，自我審查也是無可避免。

另外是近年香港獨立書店面對許多關於經營的巡查。這些巡查可能以往是兩至三年一次的，如今就

一年兩至三次。這對經營也自然造成影響。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賣書，想把好的書賣給別人而已，這同時讓自己也比較

快樂。這一次危機可能真正到來了，但還是不妨抱着希望去做這件事情，我

還是會遇到很多越來越年輕的人，加入這個好像即將沒落的行業。」Sein


